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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字的偏旁组合与一般拼音文字的字母组合不同，不仅可以横向左右组合，也可纵向上下组合；而

传统的字序排列也是纵向的自上而下。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歧异的可能：两个上下相续的文字符号，到底是

构成一个文字的两个偏旁，还是两个独立文字，有时并不容易分辨清楚。出土文献中的捺，以重笔顿出波

磔，具有划分字与字的界限的客观功效。而这种功能也促成了“捺”这种笔画的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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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捺”，“永字八法”中称为“磔”，乃汉字笔画种类之一。一般认为，“捺”或曰

“磔”、“波磔”是隶楷字体的特产，但回眸汉字构形的历史，不难发现，捺的形质有着更

早的渊源，在殷代及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波磔之迹已经寻常可见。(图)  

关于“捺”的发生因由，日本学者藤枝晃认为是书写者为了夸耀文字权威的结果：“他

们在这一笔上特别着力，确有要说明什么的感觉，不，这样说还嫌太不强烈，说要夸耀什么

似乎更恰当些。他们在这里要夸耀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文字本身的权威。文字是天子行

使其权力之际，为作为代言者的他们所使用的，因此，他们在书写过程中，心中一定洋溢着

无上的荣耀和喜悦，故此也就频频地运用‘波磔’的运笔方法了。”
① 这种解释并无依据。 

在《战国策·赵策》中，有一段文字在历代版本校刊中聚讼不已：“太后明谓左右，有

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讋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其中“触讋”

二字，另本作“触龙言”。由此，校刊学家们或从“触讋”之说，或从“触龙言”之说，各

执一端，至今难定是非。现今两种最有影响的《古代汉语》教材——王力主编本及郭锡良主

编本，皆收《战国策·赵策》中这段文字，而前者标目为《触讋说赵太后》，后者标目为《触

龙说赵太后》。足见二者公理婆理，各有所据，谁也难以驳倒对方。其实，这种情况并不仅

见于“触龙”、“触讋”之争，在古代文献的版本差异中可谓寻常可见。究其缘由，不难发

现汉字的偏旁组合方式及传统的字序排列方式与此种情形的发生有着极大关系。　 

汉字的偏旁组合与一般拼音文字的字母组合不同，不仅可以横向左右组合，也可纵向上

下组合；而传统的字序排列也是纵向的自上而下。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歧异的可能：两个上下

相续的文字符号，到底是构成一个文字的两个偏旁，还是两个独立文字，有时并不容易分辨

清楚。“触讋”与“触龙言”的歧异显然也是因此而生的：将“龙”、“言”视为偏旁，则

生“触讋”说，若将它们视为独立文字，则生“触龙言”说。由此不难想到，在汉字书写中

如何划分字与字素的界限，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应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字的书写系统形成了一定的对策，比如行距的强调。汉

字字序以纵向排列为常，故形成纵向行距是比较自然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横向的行距在

汉字的书写中也有得到强调的趋向，在周代中期的铜器铭文中即有先画好方格再刻铭文字的

实例。自秦代石刻文字，这种纵横二元布白格局已成通例。显然，行距特别是横向行距既得



到强调，字与偏旁的界限便也得到了明确。与此相应，单个文字的形态便毫不费力地实现了

彼此的大小均等，即无论笔画多寡如何悬殊，每个文字所占面积却无差异。当然，文字单位

空间的平均分配，亦有助于划清字与字之间界限。　 

然而，这种书写规则，一般却只能在较为郑重的书写场合，如铜器铭刻与石刻文字的营

构中得到比较严格的履行，而在比较随意的一般日常书写中却难免大打折扣。因此另觅其他

区别手段，也就有了充分必要。种种情况表明，波磔捺脚的出现，正带有这种区别性目的。 
殷商及周代前期铜器铭文，是波磔首先露其峥嵘的文字材料，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殷周金文

中的波磔，一概出现在一个字的末笔，如“又”、“父”、“攴”中的“ 乀 ”。值得注意

的是，当金文存在波磔之时，其横向行距规则尚未确立，字形单位的大小也比较随意，因而

也是其字与字的分界比较容易混淆之际，故字的末笔以重笔顿出波磔，显然具有划分字与字

的界限的客观功效。不能否认，这种客观效果，乃书写者主观意志的物化。作为其反证，当

周代中期以后金文的横向行距趋于规范，字形单位大小趋于划一以后，波磔笔画也就消失了。

同理，在周中期以降的金文中被淘汰了的波磔到战国以后的简牍文字中复萌，除了在书写中

直接以毛笔诉诸竹木这个原因以外，更与简帛文字书写的日常随意性有密切关联。不难发现，

在简帛文字中，一个字的末笔得到强调是极寻常的情形，除了波磔捺脚以外，钩、竖等若处

在末笔也常常获得这种殊遇。很显然，末笔一经强调，字与字之间便有了泾渭分明的界限，

这对于书写相对随意，字形大小不均间距不显的简牍文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字间标识手

段。波磔捺脚的生命活力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进一步的激发，于是在八分书中，波磔往往

不甘居于末笔的位置。“雁不双飞，蚕无二设”，历来似乎只是一个书法术语，指的是书写

隶书时，同一字内不应重复出现形如雁尾的波势及形如蚕头的横画起笔，以达到“避重复、

求变化”的效果。然而，书写的审美标准每每发轫于文字辨识的需要，追溯其原始，这种书

法讲究也与字间的标识脱不了干系。在八分书中，波磔明显地趋向于字中主笔的位置。主笔

既可是末笔，也可不是末笔，而其标识字间的功能却并无多少差异。但这里有一个不言自明

的条件：作为主笔的波磔，在一个字中只能出现一次。也就是说，在成篇文字中，只要出现

一个醒目的波磔，便标明了一个文字单位。这种情况，在与八分同时兴盛的章草中也并无任

何不同。 

自隶到楷，横画的波磔遭到淘汰，但斜画捺脚却坚守住了其固有阵地。由于同胞兄弟横

画波磔的夭折，捺脚自然也就承担起更多的标识性职责。魏晋以降的手写文书每每格外强调

捺脚，正发轫于捺的这样一种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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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金文中带波磔字例，第一行，“又”字；第二、三行，“父”字。 
 
 

The formation of na stroke in light of unearthed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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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like the alphabetical writings, the way of combining compone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can 

be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The traditional order of the characters was vertical too, which might cause 

confusion.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decide whether two glyphs in vertical sequence make one character or 

two characters. The “na” stroke, falling right-downwards, formed a stressed undulation and served as a 

mark of separation. This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na”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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